
82 年前，鄄城县旧城村村民“豆选”出首任村长，建立起冀鲁豫边区第一个民选村政权

“豆子在手，权力在我”

父亲的碗里

装下了所有黄豆粒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王兆锋

  （注：据村志记载，抗日战争时期，鄄城县旧
城镇旧城村第一任村长为邢淮濯，任职具体年份失
考。在旧城村多方打听，寻得邢淮濯的长子邢永
华。邢永华今年70 岁。根据邢永华口述，我们形
成初稿。因他双眼已看不见，我们一边读稿，一边
由其订正，力求细节无误。）

  父亲能在今天还被大家提起，是因为他是冀鲁
豫边区第一位民选村长。
  关于豆选，他在世时，寥寥说过几句。他和好
几个人坐成一排，背对村民，每人身后放一个碗；
年纪超过18 岁的村民，一人发了一颗黄豆粒儿，
想让谁当村长，就把黄豆粒儿放到谁背后的碗里。
  以前，我听村里老人说，父亲的碗装下了所有
的黄豆粒儿，就是现在说的“全票”。但父亲在家
没说过。
  父亲1910 年出生，当村长的时候33 岁。他早
早入了党，是民兵，有点能力，能组织动员大家。
  我们旧城村紧挨黄河，过黄河就到了河南濮
阳。当了村长后，他更积极地参与拉锯战中，经常
“跑”黄河，送信件、物资。他常和我们说，当时
条件不好，大家很能吃苦。冬天黄河没结冰，情况
紧急，他们就撸起裤腿，蹚水过河。有一次，他过
河直接冻晕了，幸好被救了过来。
  后来，父亲成为中共四区（箕山）区委书记。
我出生时，他是鄄城县副县长。他文化水平不高，
按照安排，去菏泽地委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回来
后，他一直说学习非常重要，他自己学习，也让我
好好学习、好好劳动。
  一放假，我就被父亲赶到地里干活。他说，每
一个豆粒儿都不能浪费，要节约粮食。家里过得很
简朴，我一直穿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直到进部
队，才穿上了新衣服。
  1958 年，父亲去左营公社当书记。那时候，组
织开展生产工作，父亲来自农村，对农村有很深的
感情，就主动提出申请，去基层。他和大家一起搞
生产，坚持实事求是，得到大家的认可。后来，我
去左营，他们一听我是邢淮濯的儿子，直竖大拇
指，说“恁爹是好人”。
  自然灾害时，父亲想方设法弄来粮食，全部分
给了村民，包括村里一个小偷。分粮食时，父亲特
地叮嘱说，没人想当小偷，是因为太饿了，得给他
一份，不能漏下任何一个人。
  在基层时，父亲常常熬夜工作，连续吐血两
次，被同志们用担架抬到县医院救治。后来，济南
的医院检查出他的肺有空洞，肺病很严重。考虑到
他的身体情况，1964 年，他被安排在鄄城县人民
医院当副书记，一年后，就退休了。
  退休后，他就到我们家所在的肖宁街生产队参
与生产劳动。每周，他都去参加退休人员党小组的
组织活动，学习新的政策，风雨无阻。
  1969 年，父亲因病逝世，不到60岁。
  父亲虽然脾气有些急，但他很善良，对同事朋
友非常热心。他工作期间，有人找他帮忙，只要不
违背规定要求，他都尽全力去帮。
  这就是我父亲。我一直想写点东西纪念他，但
年轻时忙于生计，现在身体又不好，一直没成。这
次，你们找到我，我特别感动。真的很感谢你们还
记得我父亲，乐意来听他的故事、写他的故事。父
亲一定很开心，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被人记得，
还有人愿意费心费力来认识他。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王兆锋

  7 月17 日，从鄄城县城出发，驱车

向北，青纱帐一路相伴，行驶约20 公

里后，我们到达旧城镇旧城村。

  同样是夏收前后，82 年前，这里

发生了一次在中国政权建设史上具有标

志性意义的民主之举——— 村民“豆选”

出第一任村长——— 这是冀鲁豫边区第一

个民选村政权。

  第一次“豆选”有什么背景？民选

成功后，村子发生了哪些变化？为抗战

胜利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跟随一粒小黄

豆，我们走进小村，“推”开了历史大

门———

3322002255年年88月月2200日日  星星期期三三

责责任任编编辑辑  黄黄露露玲玲  纪纪  伟伟

美美术术编编辑辑  巩巩晓晓蕾蕾  马马立立莹莹

村民们自己选出“当家人”

  88 岁的常崇岭自出生起，一直生活在
旧城村，还在20世纪90年代被选为村委会
主任。他也是目前村里唯一在世的亲眼见
过抗战时期“豆选”的老人，“但不是
1943年第一次‘豆选’村长那回。”
  “那时候，我还是个娃娃……”随着
老人微颤的声音，我们穿越回那“特别热
闹的一天”———
  趁着农闲，早饭后，大家陆续来到
“老家庙”。 18 岁以上的村民，无论男女
老少，都发了一颗黄豆粒儿。“不到岁
儿”的常崇岭，没有豆粒儿，在一旁看
热闹。
  村民越聚越多，一个“干部模样”的
人站出来，讲了投豆粒儿的规则：“想选
谁，就把豆粒儿放在谁身后的碗里。不用
看其他人，自己想选谁就投谁。”话毕，
几位候选人走上前，一字排开坐下，一人
身后一个粗瓷碗。每位候选人都说了几
句，接着，“豆选”开始，大家都不说
话了。
  活泛的村民大胆走上前，先把豆粒儿
放进碗里，其他人自觉排队跟上。在村民
注视下，最初站出来讲话的干部和另一位
干部清点了豆粒数，宣布了结果。
  “虽然常大哥看到的不是冀鲁豫边区
第一次‘豆选’村长，但基本情况是差不
多的。”原菏泽市委党史委主任田浩存
说，据有关资料记载，邢淮濯当选为旧城
村第一任“豆选”村长，常海波为副村
长。选举结果公布后，群众沸腾起来。他
们抬着自己选出的“当家人”，吹起嘹亮
激昂的唢呐，走遍大街小巷。新当选的村
长、副村长庄严地向村民发誓：保证一心
一意为咱村老百姓办事，一定对得起父老
乡亲！
  田浩存说，“豆选”选出的村长得到
群众热烈拥护，说明这种选举制度及其所
采取的方式，既顺应了群众的民主要求，
又符合群众文化水平，“‘豆选’是在战
时环境中进行的一次基层政权建设探索，

充满民间智慧，顺应群众自我意识觉醒的
趋势。所以，村民参与‘豆选’积极性高
涨，后续民生民主运动开展得也顺畅。”
  这次的成功“豆选”，绝非无为而
成，而是党领导并精心组织开展的抗日民
主政权建设。田浩存说，中共运西地委在
郓城、鄄城两县的北部与范县交界一带设
立了试验区，建立党政机关和农、青、
妇、民兵组织，改造基层政权，开展民主
民生运动，“他们选择群众基础较好的鄄
北旧城村作为试点，派地区抗联的一名组
织部部长，住在村里帮助群众开展工
作。”
  “有了党的领导和群众拥护这两个基
本条件，‘豆选’首先出现在旧城村，就
能理解了。”田浩存说。

“豆子在手，权力在我”

  骄阳下，菏泽市区，赵王河水静静流
淌，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倚河而立。
  这座纪念馆，对“豆选”作了充分纪
录：纪念馆保存了一个被定为三级革命文
物的粗瓷碗——— 1943 年春，冀鲁豫区委书
记黄敬，在南华县委驻地圈头村推广民主
建政经验时，该村“豆选”使用过的碗；
菏泽泥塑艺人康志敏，用泥塑还原了“豆
选”场景，在纪念馆永久展出。
　　民主政权建设，抗日根据地建设中光
辉的一页，值得永久纪念。
　　 1941 年至 1942 年，由于日伪军反复
“扫荡”、国民党加紧搞反共“摩擦”以
及天气灾害等原因，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
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为战胜困难，党领
导人民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实行“三三
制”、建设民主政权，就是其中一项。
　　1941 年，陕甘宁边区在“三三制”原
则下进行第二次全民普选，群众创造了投
豆豆、画圈圈、举胳膊等别具特色的选举
方式。“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
投；选好人、做好事，投在好人碗里
头。”这首民谣最早响起在陕甘宁边区。
  旧城村“豆选”，就是在这种大背景
下进行的。

  为扭转斗争局面，中共中央北方局发
出《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指出
“过去工作薄弱之处，是群众未曾较好
地发动”。 1942 年，刘少奇同志对山东
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军队、群众等工
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干部树立
牢固的群众观念，开展民主民生、减租
减息运动。
  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中共
党史教研部教授刘树燕认为，改造村政
权，让村民自己说了算，是发动群众战胜
困难的有效途径。“豆选”用直截了当的
方式，说明了“豆子在手，权力在我”的
道理。
  由此，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取得巨大
成就。在山东根据地，有统计的71 个县政
府中，民选的县长占94%。在根据地村级
政权中，大都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
选举，产生了一批庄户县长、长工村长、
牛倌区长。
  “被选者大多是作风正派、积极为群
众办事、工作成绩显著的人。”田浩存
说，建立新的民主政权的同时，根据地大
力加强民主教育，一方面对干部进行发扬
民主作风、遵纪守法，反对官僚主义和宗
派主义的教育，一方面对村民进行基本的
民主常识和法律常识教育，从而防止新政
权蜕变为旧政权，让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抗
日民主政权。

豆选仍有用武之地

　　“听以前村里老人说，‘豆选’的村
长干得不孬，带领父老乡亲们学东西、搞
生产，日子好了不少。”常崇岭回忆说。
　　田浩存解释说，“学东西”“搞生
产”，就是我党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民主
民生运动，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斗争热
情，根据地得到空前巩固。
　　一个点的成功，为整个运西地区乃至
冀鲁豫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发展，起到了
示范推动作用。据统计，到1945 年初，冀
鲁豫边区有12 个专区、 116 个县政权、近
2000 万人口，成为敌后最大的抗日民主根

据地之一。运西专署辖有18 个县，成为全
边区的第一大专区，运西军分区主力部队
达到1 . 5 万人，还有几十万民兵。
　　当“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发出，
全面大反攻开始。冀鲁豫行署和军区联合
发出命令，号召全边区军民实行总动员，
投入抗日大反攻的滚滚洪流中，为夺取抗
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树燕说，共产党以清脆的“豆
选”，掷地有声地传达出政治主张，高举
民主大旗，在扎实推进抗日根据地民主政
权建设中赢得民心，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发展，引领抗日战争走向胜利。
　　同样在山东这片红色热土，沂蒙革命
老区也曾广泛实行“豆选”等民主实践形
式。如今，传承下来的“豆选”精神，被
赋予新的时代使命。
　　“找王书记！她懂土地纠纷政策，能
说清楚。”“选徐大姐！她很会调解家庭
内部问题。”遇到矛盾纠纷，就到镇综合
治理中心找“豆选”调解人，成为临沭县
青云镇居民的共识。
　　青云镇党委分管负责人刘思杰说，借
鉴“豆选当家人”的理念，在综治中心设
置“豆选台”，公示领导干部分管工作、
职能部门工作职责等各项信息，群众“点
将”，让其来主持“公道”，调处纠纷。
“在矛盾纠纷化解过程中，最大程度突出
群众的主体地位，持续关注双方的个体感
受和变化，力争让群众对结果满意、过程
舒心。”刘思杰说，今年以来，青云镇成
功调处112件矛盾纠纷。
　　“‘豆选’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主体定位，意味着对全体人民意
志的遵从，也是对全体人民利益的敬
畏。”刘树燕说，在后来的解放区以及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大地上，“豆
选”也极大地推动和保障了人民群众文
化水平落后情况下的人民民主权利，释
放了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在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充分吸
纳民意、汇集民智，实现“全链条、全
方位、全覆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豆选仍有用武之地”。

大众日报刊发报道《一个村的民主改选》

藏在大众日报里的民选细节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王兆锋

  “豆选”中，一位村民只有一颗豆粒
儿么？选举前，选民如何了解每位候选人
情况？选举中，会有舞弊现象么？关于
“豆选”的种种细节，我们在80 多年前大
众日报记者若珊、包慧分别采写的《“咱
们今天出了头！”》《一个村的民主改
选》两篇报道中，找到了答案。
  《一个村的民主改选》这篇近2000 字
的稿件，没有将笔墨只局限于那场发生在
村里的“豆选”，而是以“豆选”这个事
件为轴心，向前、向后延伸，充分阐述了
前期发动、公民登记、候选人提出等相关
程序的必要性、重要性，增强了大众对
“豆选”民主性的认知，为更广泛地开展
好“豆选”营造良好氛围。
  关于选区划分，稿件是这样表述
的——— 公民小组的划分，是按性别及公民
登记册子划的，没有注意到年龄和公民的
家族关系。因此就出了毛病，有的媳妇见
了婆婆，儿子见了父亲都不敢说话，随同

他们的意见。有的一家三个公民编在一
组，开会时往往一个人作主。从这里得出
一个经验：划分小组时父母和儿、女、媳
妇一定要分开，尽可能青年妇女编在一
组。不然的话，就不能打破家长统治，彻
底发扬民主。
  记录“豆选”这一特殊时期的民主形
式，记者没有一味夸赞，而是客观公正地
记录“豆选”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不足，
并由此进行思考、总结经验。文中还有多
处记者感悟，比如“这样就在登记和审查
当中，同时对公民进行了教育”“在会上
就明显看出各群众团体起了很大作用”
“但由于群众对竞选认识不够，也发生了
泄私愤的现象”等，这对当时其他地方更
民主更科学开展“豆选”具有一定参考
价值。
  相比较而言，《“咱们今天出了
头！”》更像一篇会议侧记，生动记录了
临沭县一个基层农救会成立的过程，指引
读者走进气氛庄严而热烈的“豆选”
现场。

  “会场上换上了新的标语。‘我们要
选举真正好人到区农救会负责！’‘大
家选举的要大家服从领导’农救会的誓
词摆在台左，十三个投票用的小罐子编
好号码放在长条桌上，充满了庄严的空
气。代表们很严肃的进入会场，有的代
表心中都扑通扑通的乱跳，准备去经历
从来未有经历过的一件大事！”经过仔
细观察，记者以丰富的细节再现选举场
景，传递出群众当家作主的激动心情和
振奋精神。
  正如稿件结尾所写——— 一位农救会代
表这样说：“咱们庄户人老辈里就受冤
屈，老辈是有种的，敢干的，都出不了
头，可是今天咱们能出头啦！”这鼓舞人
心、振奋人心的声音，通过大众日报，传
向更远的地方，激励更多群众在党的领导
下、汇聚成向前的力量。
  据了解，我省记录“豆选”相关场景
的史料相对较少。大众日报这两篇报道为
后来者“重见”当时之景，留下了珍贵的
历史记录。

■红色党报里的抗战

  【□报道组特邀顾问：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研
究二处处长、一级调研员闫化川】

位于菏泽市的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资料图）


